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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收藏奇人“图书馆”19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在我眼前，是一条僻静而混乱的
小街，两侧都是些洗发店、杂货铺和小
饭馆，旁边还有一个砖砌的临时厕所，
这里是首都南城的一个小村，离丰台
不远。

我要去的地方在这小街的尽头。
我推门进去，先吓了一跳，在这个院子
里只有书，几乎没落脚的地方。

“‘图书馆’在吗？”我扯着嗓子喊了
一声。

“在。”
这时在书堆中站起一个人来。

“我想看《清明上河图》的真品。”
“图书馆”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一

挥手：“你走吧，我这儿没那玩意儿，你
得去故宫偷。”

我换了一个问题：“你这里有没有
和真品完全一样的复制品？”

“没有。”他连想都不想就回答道。
我一阵失望，忽然想起郑教授的叮

嘱，又问了第三遍：“我能不能在你这里
看到真品？”

这次“图书馆”一点也没犹豫：“能。”
我跟着他进了屋子，看到四面墙

有三面都是接天连地的大书架，上面
乱七八糟摆放着大量书籍。他把目光
落到了一个书架的最上端，他搬来几
摞书，摆成台阶，然后踏上去，伸手在
书架上掏啊掏啊，从里面翻找出一个
大牛皮纸袋子。

这牛皮纸袋子是典型的机关档案
袋，颜色有些发暗，估计很久都没打开
了。“图书馆”拿给我看，我看到封面印
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几个正楷
大字，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毛笔字：

“《清》鉴图档馆存第一号乙备。”上面还
盖着一个大大的文物局红戳，不过略有
褪色。

“哎，你看到了？”“图书馆”没好气
地抖了抖档案袋。

“这里装的是什么？”
“你不认字啊？这是《清明上河图》

在文物局留的资料备档，里面都是实物
照片。”

“又是照片啊……”我叹息一声。
“图书馆”把档案袋一收，不屑地

说：“你懂什么？我收藏的档案能和别
人一样吗？我告诉你，这是鉴定时用
的原始资料。古画不能长时间见光，
所以当时在鉴定前，用专业设备从多
个角度拍了几十张高清照片，纤毫毕
见，大部分鉴定工作，其实是对着照片
进行的。鉴定结束以后，这些照片也
就存档入馆，放在文物局作备份。市
面上那些复制品的精度，能跟这母本
比吗？”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图书馆”说他
没有真品，但可以让我看到真品了。既
然这些原始照片可以满足鉴定组专家
的要求，那么对我来说也足够了。想到
这里，我兴奋地要去接档案袋，“图书
馆”却把它收了回去。

“2万块，我把它卖给你。”
“2万块我真出不起。2000块，我

在这里看完您再拿回去，如何？”
当“图书馆”看到我摆出一副“谈不

成老子就走了”的表情后，妥协了。
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就去银行

取钱。等我取钱回来，“图书馆”已经
收拾出了一个小书桌，上面放着档案
袋、一把剪刀、一个放大镜和一盏小
台灯，居然还有一杯冲好的橘子水。
这家伙市侩归市侩，服务态度真是没
的说。

我把钱交给他，“图书馆”数完钱
后，下巴一摆道：“那你就自己在这儿看
吧，我不打扰你，爱看多久看多久。那
杯橘子水是白送的，饿了想吃东西就得
另外掏钱了。”说完他推门而出，把我一
个人留在屋子里。

屋子里恢复了安静，无数本破败的
旧书摆在四周，我颇有一种“乌衣巷内
老雕虫”的感觉。我扭亮台灯，用剪子
仔细剪开档案袋的封口，从里面哗啦啦
倒出几十张彩色照片。这些照片大部
分是12英寸的，少数几张是7英寸的，
相纸很厚，摸上去感觉像麻布。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16 女友给我织毛衣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那你还冲上去逞英雄？”
“我就是不服气嘛，等害怕的时候

只能硬着头皮死扛了，没想到居然蒙混
过关了。”她说。我可以感受到她在微
微颤抖，显然刚才她太紧张了。接着，
她高兴地说：“150元钱，够咱们吃一个
星期了……”

看着她既紧张又得瑟的样子，我既
怜爱又心酸，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人
的女朋友也不得不抛弃往日的温顺和
矜持，为了维护自己的一点利益，壮着
胆子在街头与别人争执。

很多人信奉“金钱不是万能的”，并
列举金钱不能购买的幸福、健康、善
良。但这只是穷人的自我安慰，富人的
矫情，金钱可以让一骑红尘献荔枝，也
可以雇得妙手回春术，当然，也可以让
一个人有足够的资本去行善。

大学毕业之前我在外面实习，一
个叫老刘的项目经理便与我讨论了
这个话题，作为一个思想单纯幼稚
的毕业生，我固执地认为自己无须
那么追名逐利，人生无论如何富贵，
一日只吃三顿饭，只睡一张床，逃不
过生老病死，只要善良快乐就是美
满的人生。

老刘说：“给你打个比方。你女朋
友很善良，她在路上遇到一个残疾老
人，提着篮子卖自家产的草莓，她很同
情那个老人，没有讨价还价，直接把草
莓全部买下来，回家后你也会因她的善
良而感动。可是，如果她兜里只有买菜
的钱呢？她只能选择视而不见。你说
她的善良哪里去了？”

“被我吃了。”我只能尴尬地自嘲。
凌一尧的手机是大学室友淘汰

下来送给她的，摩托罗拉牌的，开合
时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外面的漆都
掉了，已经凑合着用了大半年。我暂
时囊中羞涩，没钱给她买新的，于是
打算和她交换手机使用，却遭到她的
拒绝，她说：“你工作时要见很多场
面，别人看到你用这个破手机，会瞧
不起你的。”

“那你呢？”我问道。

她说：“我又不上班，手机用得不
多，无所谓的。”

话虽这样讲，我的情绪依然有些
低落。

她趴在我的后背上，像孩子一样晃
来晃去，说：“我对手机又没有什么追
求，以前丢手机丢怕了，不如干脆用差
一点的，丢了也不心疼。”

我明白，她是在安慰我。
在入职 3个月后，我终于成功转

正，工资待遇提高了许多。她过生
日那天，我买了一个小蛋糕，两人一
起做了几个菜，这个生日宴就这样
过去了。晚上，她躺在我怀里看电
视，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只盒子递
给她。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我攒钱
买的一部夏普手机。

“喜欢吗？”我满怀期待地问。
她捧着手机看了半天，一句话也不

说，我有些纳闷，把她的脸扳过来时才
看见，她的眼泪正往下流。我紧张地问
道：“怎么了，你不喜欢？”

她还是什么话都没讲，转身搂
住我的脖子，把眼泪直接往我肩膀
上擦，哭得非常委屈。后来我才知
道，前段时间有些同学嘲笑她的手
机 老 土 ，说“50 块 钱 卖 给 我 都 不
要”。她怕我听了难过，就一直没把
这事告诉我。

虽然已经相恋多年，但凌一尧在我
眼里依然是一个雅典娜，集性感、可爱、
聪慧与善良于一身。她穿着睡裙抬起

胳膊晾晒衣裳时，外面的光亮映出她曼
妙的身姿；她把我的脸当成镜子左看右
瞧，一本正经却又萌兮兮的；她坐在台
灯下一边写作业，一边与我讨论自由主
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她明知道行乞
的人是骗子，但路过那些人面前时还是
忍不住丢下一枚硬币，以求自己良心的
安宁。

天气转凉的时候，她开始向朋友
学习织毛衣，买了毛线照着图册开
始鼓捣起来，并且禁止我偷窥她的
杰作。然而，当她的作品终于完成
让我试穿时，她才悲催地发现毛衣
小了一圈，我被勒得喘不过气，非常
无助地看着她。她却气呼呼地拍我
的肚子，说：“都怪你，吃得这么胖，
浪费我的心血！”

我无言以对——我这身膘是被
她喂出来的。

“脱下来，还给我。”她一边说着，一
边扒我的毛衣。

“凭什么？这是我的！”
“是你个头啊！我拿出去卖了，说

不定还能换几十块钱，总比浪费好。”
为了保住她这件开山之作，我当即

发誓减肥，之后几个月我拼命减肥，硬
是在本应养膘的冬季瘦了下来。后来，
当我能穿上那件毛衣时，却又错过了穿
毛衣的季节；再后来那件毛衣也找不着
了；如今，那个为我织毛衣的女孩也不
见了。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